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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星變　　甲申正月朔，大風霾發。癸丑，夜星入月中。

　　陵哭

　　三月，欽天監奏帝星下移，又守陵官奏孝陵夜哭。

　　召將

　　懷宗嘗於宮中符召天將。一召即至，叩以將來事，無弗應者。癸未秋，雷擊奉天殿。懼甚，復焚符召之，久不至。良久，元帝

下臨，乩批云：「天將皆已降生人間，無可應召。」上再拜，問：「降生意欲何為？尚有未降者否？」乩答云：「惟漢壽亭侯，受

明厚恩，不肯降生，餘無在者。」批畢寂然，再叩不應矣。

　　物異

　　臨淮民家貯豆數斛，悉變人首狀，有老者，少者，或類哭泣，或如婦人者。數日，仍復豆形。嘗考漢中平元年，東都等處，草

作人狀，是歲黃巾起，王家板蕩。時蛾賊鴟張，比之獻賊尤熾。未幾，宮闕不守，乃知為陷覆之兆云。

　　逆臣草檄

　　闖賊限三月�八日抵燕都，既而如期破京師。先是，移檄遠近，中有云：「主非甚暗，孤立而煬蔽恒多；臣盡行私，比黨而公
忠絕少。」逆臣周鍾筆也，聞者扼腕。鍾復獻下江南之策，賊敗，潛歸南都，戮於市。

　　劉誠意秘記

　　大內一密室，相傳劉誠意基留秘記，□鍵甚嚴，非大變不得開。賊圍城急，思陵親啟之，中惟一櫃，得圖三軸。第一圖繪文武
官數�，被髮亂行。問內臣，答曰：「豈官多法亂乎？」第二圖繪兵將倒戈棄甲，百姓襁負奔走狀，曰：「得非軍民皆叛乎？」再
展第三圖，畫像與御容酷肖，穿白半臂，右足跣，左繫襪履，散髮懸樹下。覽畢勃然變色。竟符其狀。

　　崇禎亡國

　　懷宗入繼大統，太阿獨操，憂勤惕勵，日昃不暇，聲色嗜好，一無所留意。末年寇盜蠭起，災變迭見，喋血宮廟，自唐宋以

來，未有若斯之酷者。愚嘗論之，明興，昏庸之君二：武宗、熹宗是也，二君宜亡國者也；雄略之君二：英宗、懷宗是也，二君不

宜亡國者也。乃事有相反者。蓋明不亡於懷宗，猶漢不亡於獻而亡於桓、靈也。

　　宜興禍始

　　陽羨周延儒之初相也，案諸人皆厚賂之，欲令轉移上意。阮大鋮亦餽二萬金。延儒畏上英斷，不敢發，性貪鄙，又不能還金。

諸人惆悵而已，獨大鋮怨詈之。大鋮既負逆名，眾皆不齒。馬士英黜官居金陵，好聲色，與大鋮為狹邪交，相得甚歡，士大夫因並

薄士英，二人之交愈固。延儒再相，大鋮候之京口，曰：「公起，天下拭目望太平矣。某願為太平之民，一身功名，非所冀也。」

延儒始慮其責報，聞之大喜，猶計大鋮之為人終不可負，欲有以取償，曰：「公知人才誰可用者？願得致力。」大鋮舉士英，遂從

廢起擢鳳督。及弘光立，士英相，大鋮用，而國由以亡。嗟乎，以三百年之宗社，東南�萬里之江山，一旦舉而捐之，捐之者僅此
二萬金也。

　　樹泣

　　淮安東嶽廟殿前大樹，無故水點輒落如雨，三日乃止。或云，此名「樹泣」。

　　李督師

　　李督師建泰素負重望，自言西人，知賊中事，請身往禦寇，以家財佐軍需。思陵壯之，告廟授鉞。忽殿梁響聲大作，如崩裂

然；甫出宣武門，輿扛忽折；至暮，其印綬上火光如斗。或諛為指日成功、金印如斗兆。未幾，賊陷。

　　賊墓

　　李自成，陝之米脂縣雙泉人。祖海，父守忠，葬三峰子亂山中，山勢險惡，林木叢雜，氣概雄偉。幕府檄米脂令邊大綬掘之，

以泄殺氣。先破海塚，骨黑如墨，頭額生白毛五六寸長。次至守忠塚，中蟠白蛇一，長一尺二寸，頭角嶄然，見人昂首張口無所

畏，眾擊殺之。守忠骨節間色如銅綠，生黃毛五六寸長。其餘數塚，骨皆血潤，亦有生毛者。大綬有記，名《虎口餘生》，載之甚

詳。

　　闖賊官制

　　闖賊入都五日，建設偽官。改印曰符券契章，凡四等。更定官名，六部曰六政府，內閣曰天祐殿，翰林院曰弘文院，文選司曰

文詢院，巡撫曰節度使，兵備曰防禦使，六科曰諫議，御史曰直指使，太僕曰驗馬寺，尚寶曰尚璽，通政司曰知政司，布政曰統

會，主事曰從事，知府曰尹，中書曰書寫房，知州曰牧，知縣曰令，正總兵曰權，副總兵曰制，五軍府曰五軍部，守備曰守旅，把

總曰守旗，餘皆如故。官服以云為級，一品一云，至九云為九品。偽相牛金星所定，真槐國衣冠也。

　　張獻忠慘殺

　　獻賊窮凶極惡，千古無兩。入蜀後僭號「大西」，改元「大順」。首殺成都百姓，三日三夜始畢。次殺紳士數�萬，次殺川兵
二�三萬、家口三�二萬。次屠成都府屬三�六州縣百姓，每城戶口多至千百萬，不能計數。次屠村莊百姓，老少無遺。次殺官兵�
二萬餘，次殺將官五千七百餘、各官家屬一萬三千二百餘。次殺兵妻五百有餘。次殺隨徵兵共男婦五�萬。諸將報功疏又稱：平東
一路，殺百姓男人五千九百八�八萬，女人九千五百萬；撫南一路，殺男人九千九百六�餘萬，女人八千六百六�餘萬；安西一路，
殺男人七千九百餘萬，女人八千六百餘萬；定北一路，殺男人七千六百餘萬，女人九千四百餘萬，幼小俱不在其數也。嗚呼，何其

慘也夫！上帝好生，乃生此賊，以應劫數，不然，彼蒼蒼者，豈真如醉如夢耶？縱彼兇暴，荼毒生靈，天心亦不仁甚矣。

　　弘光改元

　　五月，福王即位南都，改元弘光。王名由松，質性闇弱，有蜀後主、晉惠帝之風，而荒淫過之。大臣素有聲望者，外雖崇禮，

內實疏之。簡鳳督馬士英為相，惟以挾私樹黨、賄官鬻爵為事。首舉故光祿阮大鋮為大司馬，閱江防。旋起其黨張孫振、衛胤文

等，環布中外，以圖報復。輔臣姜曰廣特疏糾之，有曰：「梓宮未冷，增龍馭之淒涼；製墨未乾，駭四方之觀聽。」馬、阮忌其言

切直，謀中傷之，未及行而敗。

　　瑞麥

　　是月，江南懷遠縣產瑞麥，一莖雙穗。

　　星異

　　六月，長庚見東方，光芒閃爍，或四角，或五角，中有刀劍兵馬之形。

　　江左稱號

　　江左稱號，不過一載，而諸臣奏牘所慷慨論列者，惟申明三案始末，及廣織造、選采女，並鬻官援例等事。富家子弟，皆輦金

而入。於是民間有「都督滿街走，職方賤如狗」之謠。逮沿江失守，或淟涊偷生，或望風驚竄，惟史公可法戰死淮南，以身殉國。

餘自盡者，止張捷、楊維垣而已。二人向擯清議，而死頗烈，信乎蓋棺論定也。

　　給諫改節



　　相傳惠給諫世揚為闖賊所得，慕其名，甚尊禮之。世揚有「天遺一老，以佐陛下」之語。給諫先朝直臣，三秦士民不敢呼姓

名，稱「延安夫子」，乃脅於凶威，匍匐受偽官。嗟乎，世揚末路，乃至於此，使早死一二年，寧有此耶？

　　築城預兆

　　崇禎初年，於蘆溝橋建一城，鎸四字於扉石，右曰「永昌」，左曰「順治」。不數年，闖賊偽號永昌，而我朝長驅破賊，改元

順治。此城之建，若預為兆云。

　　長平公主

　　長平公主名徽娖，周皇后出也。甲申歲，年甫�一，下妙選良家議，降太僕公子都尉周君世顯，將築平陽以館之。無何，寇
至，公主時在側，御劍親揮，傷頰斷腕。賊以貴主，授屍國戚。越五日，復甦。至是上書，欲歸空門。不許。詔求元配完婚，金田

邸第，賜賚有加。僅一載，公主上仙，葬彰義門賜莊。公主雖遭喪亂，遠勝樂昌，而上之優禮稠疊，始終勿替，盛德真千古無兩。

吳祭酒作詩以紀之。

　　宸翰

　　思陵聰明天縱，萬幾之暇，尤工翰墨。先大父邃初公以天官左侍郎兼攝銓、憲二篆，蒙眷最深。一日，對畢，面書�大字以
賜，曰「珠藏澤自媚，玉蘊山含輝」，中作一「帝」字，上用玉璽，篆曰「崇禎建極之寶」。筆勢飛舞，每一展閱，奎光爛然。予

摹四字，額之書齋，以便朝夕為之瞻仰云。

　　福王淫昏

　　時大兵南下，勢如破竹。王除夕憮然不樂，亟傳各官入見。諸臣以兵敗地蹙，俱頓首謝罪。良久，曰：「朕未暇慮此，所憂者

後宮寥落，意欲廣選民家，以充掖廷，惟諸卿早計之。」或對曰：「臣以陛下憂敵兵，或思先帝耳。」遂散出。又內殿懸一對，曰

「萬事不如杯在手，百年幾見月當頭」，傍注「東閣大學士臣王鐸奉敕書」，亦可笑也。

　　義馬

　　流寇破河內，縣尹丁君運泰，罵賊被磔。所乘馬甚駿，賊騎以入縣。至堂下，大嘶人立，狂逸不可制，竟觸牆死。

　　馬生卵

　　松江南橋地方，馬生卵，大如鵝子。

　　旱魃

　　七月，我鄉大旱，禾苗皆枯。西佘浮屠絕頂，旱魃見形，土人親見之。

　　產怪

　　蘇州府崇明縣，有孕婦，腹奇大。既產，兒僅五六寸長。連產不止，皆宛轉能啼。至第五兒，忽作細語曰：「勿驚也，予兄弟

共�三人，偶來相托，將福汝家。乳不繼，可飼以餅餌。」產畢，數果�三，怪而投之海，後亦無恙。
　　日食星流

　　乙酉正月朔，日有食之。初八日立春，流星入紫微宮。又二月至五月，日月光芒俱赤。

　　空中城郭

　　�一日午刻，河南滎澤縣東南三�里郭村，現大城一座，樓臺牆堞，無不備具，觀者雲集，自午至申始滅。按嘉靖二�九年，東
安何家莊忽現城郭樓臺，又北隱村亦然。

　　思陵太子

　　二月，獻縣人高夢箕，其僕穆虎，遇一北來幼童，自稱思陵太子。同過江，往紹興。夢箕密以聞。追入都，令諸臣識認。太監

盧九德、講官方拱乾、伴讀邱致中，太子一見即識之。百姓踴躍。既而一審再審，以為係東宮侍衛王之明假冒，將置之死。寧南侯

左良玉、江督袁繼咸、楚撫何騰蛟等，俱抗疏請保全東宮。不聽，竟下獄。未幾，福王出奔，士民就獄中擁之出，俾坐武英殿。越

兩日城破，不知所終，而至今相傳，以為確係太子云。

　　福王妃

　　河南有婦人童氏，自稱福王元配，巡撫越其傑驛送至京。王震怒，目為妖婦，令嚴鞫之。童氏敘述侃侃，細書入宮月日、相離

情事甚悉。跣足受酷刑，卒無易辭。後旬餘，王出奔，童氏不知所終。說者曰，人非顛狂，誰敢與王冒認敵體？舉朝紛紛，無敢言

者。士英具疏不可，乃刊刻附邸報中，題曰「密奏」，尤可駭笑也。

　　甑生花

　　丙戌三月，民間雞生三足。又甑底生花，痕如刻劃，或為折枝及菡萏狀。江浙之間，�室而九，余親見之。
　　白燕

　　松郡東關譙樓下，有燕來巢，育雙雛，色白如雪，未幾斃。相傳白燕為瑞，識者謂，燕處堂之鳥，而白者喪象也，實為羽孽。

至秋，果有屠城之禍。

　　詹有道

　　四月初一日，有一男子闖入宮門，大呼曰：「太祖高皇帝、神宗顯皇帝令我諭汝：汝荒淫酒色，將有覆國之禍！」更有穢語，

所不堪述。言訖，昏仆於地。久之蘇，鞫其名，為詹有道。從前囈語，叩之不知矣。

　　絕命詞

　　左公懋第奉使議和，不屈死。臨刑題絕命詞曰：「漠漠黃沙少雁過，片雲南下竟如何。丹衷碧血消難盡，蕩作寒煙總不磨。」

被難時，忽風沙四起，卷市棚於雲際，一時為之罷市。

　　奇藥

　　王師下維揚，有紀生者，遁出城，為亂兵所刃，悶絕仆地。昏黑中，忽聞鬼語曰：「是人有後祿，宜救之。」取青泥塗其肘。

少頃蘇，視創處已合，旁有泥斗許，因取懷之。以治金瘡，無不立愈。不一年，遂致富。

　　几生芝

　　先少宰公求是堂中，設一橫几，以鐵梨木為之，垂三�餘年，漆紋剝落。夏五月初，忽砉然有聲，其下倒生一芝。漸長至尺
許，顏色鮮好，香氣馥郁，觀者接踵，閱數日始萎。前史所載，有繞殿生芝，及兵杖生花，吉凶不一。柳河東謂，朽株敗腐，皆能

蒸出菌芝。然其理實不可解也。

　　產子三目

　　府治東大吳橋，有楊冠者，以肩輿為業。其妻端午日產一子，三目，額有兩角，中一目尚未開，如道家所塑王靈官狀。冠驚

駭，殺而瘞之。是夕，夢一金甲人訴之曰：「予以微罪，偶謫凡間，托生汝家，何忍見殺？今秋必有報汝。」未幾，夫婦俱為亂兵

所害。冠係第五叔父士餘輿夫，云目擊之。

　　松城屠

　　八月初三日，王師抵松城。時百姓已歸順。鄉官沈公猶龍，前總制兩粵，有威望，倡義守城，募鄉兵為拒敵計。而孤城無援，

所募皆市井白徒，金鼓一震，鳥散鼠竄，殺戮最慘。先是，鵂集於譙樓，每夜聞數萬鬼哭，又百鳥哀鳴。至是，果罹屠城之禍。沈

公及進士李君待問、孝廉章君簡，皆死之。

　　薙髮文



　　松民歸正後，下薙髮之令。李舍人雯有《薙髮文》，曰：「維某年某月某日，李子將薙髮。先夕，夢有物蒼蒼，蒙茸其形，怒

而呼曰：『予髮之神也，從子而生，三�八年。今聞棄予，來責爾言：自子之少，我居爾顛。纖齊圓直，既澤且玄。可以弄姿於幃
房，可以耀影於華簪，可以晞陽於扶桑，可以濯流於清泉。顧乃苦思研精，勞幹震形，役及於我，失其華英。血早衰而種種，年未

至而星星。至於出蓬蒿，登場屋，頭如飛葆，匪膏匪沐，人一為之，子屢焉而未足。猶願沒齒而相忘，何期中道而見逐也。且予聞

之，絕交不出聲，棄婦不墮井。予為亡國之遺族，子為新朝之膴仕。念往者之綢繆，莫深文以相刺。然疇昔之日，以我御窮，一朝

見棄，竟如飄風，豈曼纓之可羨，曾毛裡之莫恫。苟無言以自釋，行訴之於蒼穹。』李子聞之，涕泣掩面。已而凝思展意，釋然而

對曰：『子既責予，予亦有言：自我與子，體附肌連。使予累子，子不得獨鮮；使子去予，予不得獨妍。故人之有髮，猶草木之有

枝葉也，春生而秋謝，春非恩而秋非怨也。猶鳥獸之有羽毛也，夏希而冬毨，冬非厚而夏非薄也。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是故無不

祥之鳴焉。今天子聖德日新，富有萬方，一旦稽古禮樂，創制顯榮。予犬馬齒長，不及於盛時矣，而為子之族類支黨者，尚得照耀

星弁之下，巍峨黼黻之上。予幸以戴白之老，乞靈於鹿皮竹冠，以庇子焉。所謂鄙人不敏，以晚蓋者也，我子其亦有意乎？』於是

諸髮無語，灑然而退，又明日而李子髡焉。」

　　學仙無成

　　顏進士茂猷，閩之漳州人。嘗游名山，遇異人，曰：「子骨氣非常，當列名真誥，人間富貴，不足辱子也。」因授以秘術。鼎

革後，遂棄官學道，攜黃冠三四人，登南山絕頂，採藥煉丹。三載丹成，於是擇日啟爐，以為白日沖舉，可計日得。至期，飛符禹

步，呼召神將，雲旂霧旆，彷彿如有所見。薄暮，雷震一聲，爐壞，顏與黃冠，俱成灰燼矣。漳浦趙生為述其事，因記之。

　　不義婦

　　閶門一婦，微有姿色。城破，為一總旗所擄，情好甚洽。其夫不忍棄，罄家資沿途緝訪。及於淮安逆旅，痛哭祈之，並獻所

有。其人惻然，令婦隨歸。婦堅不肯去，且曰：「此身已屬將軍矣。」因唾夫面。其人勃然曰：「爾夫千里相尋，何負於汝？我豈

可復為爾夫之續乎！」遂拔劍刺殺之，見者大快。

　　題壁詩

　　亂離以來，東南閨閣，間關戎馬，情殊可憐。金陵宋氏蕙湘題衛州旅店云：「盈盈�五破瓜初，已學明妃別故廬。誰散千金同
孟德，鑲黃旗下贖文姝。」香粉流離，紅顏薄命，讀之愴然酸鼻。

　　喬將軍【字百圭，川沙堡人。】

　　喬將軍一琦，上海人，家世業儒。琦厭薄經生業，遂以武節著，有神力，能拓數石弓。嘗戲馳馬從屋樑下過，以兩股夾馬，四

蹄懸空而起。明季，為劉大將軍先鋒，兵敗，投崖死。後大兵南下，琦子蘭，渡江迎降，意甚得。易衣帽謁琦墓，忽見琦從塚中

出，怒氣勃勃，口中咄咄作聲，叱蘭跪，以鐵椎擊之，仆地立死。忠義之氣，久而不衰如此。

　　紹興潰

　　丁亥二月，杭城既潰，方將軍國安擁眾�餘萬，有磨盤營數千人，皆所選精銳，摧鋒陷陣者。阮大鋮逃至國安軍中，告之曰：
「北兵甚銳，旦夕渡江，此番須用磨盤營。公更嚴諭之，必以死鬥，不然敗矣。」國安如其言。大鋮又造磨盤營，呼曰：「若見將

軍令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大鋮曰：「將軍有後令，欲若曹盡殺妻子，以死決之。」眾驚恐，於是磨盤營先潰，諸營相次土崩，而大

兵渡江矣。大鋮、士英至紹興，密通款迎降，欣然自得。然見七閩無恙，為後日計，乃潛通奏疏。有得其奏，馬、阮俱被磔。

　　獸知忠義

　　南都既覆，隆武稱號閩中。福州破，桂藩子永明王復擁立於肇慶，改號永歷，後遁入緬甸，為平西王吳三桂檄取遇害。永歷稱

帝後，流離西粵，受制於孫可望，一時忠烈之士，大半殉難。輔臣嚴公起恒、楊公畏知，俱負聲望。可望要封秦王，嚴固拒不許。

遣賊遮殺之，推入水中。屍流三�餘里，忽有虎負之登岸，守視不去。賊愕然，因收葬之。楊公憤激，徒手擊賊，亦被殺。獻忠諸
養子，除偽晉王李定國反正外，餘劉文秀、艾能奇等，皆好酒嗜殺，毒如猰狗，乃此虎猶知忠義。彼逆賊者，真禽獸之不若也哉。

　　野史氏曰：李定國、孫可望、劉文秀、艾能奇，皆獻忠義子，偽稱四將軍；而白文選、王雙禮，則偽都督也。獻忠死，各率殘

寇入滇，推可望為主。及可望定滇、黔，遂肆毒虐。於是誅宗室，殺大臣，帝制自為，又一獻忠也。定國獨拔身群賊之中，秉忠反

正，盡瘁事國，乃至崎嶇九死，呼天以明其心。嗚呼，古烈丈夫哉！方其破百粵，下衡陽，義聲先路，所在引領，使可望等同心齊

力，雖汾陽、臨淮，至今存可也。何乃形勢逼而猜忌成，嫌疑積而戕賊並，分疆熟視，共穴疾鬥，坐視菁英凋喪，不可收拾。天縱

窮凶，禍人家國，雖麾魯陽之戈，莫填精衛之海。斯時北望燕雲，真人繼起，薄海歸心。嗟呼李王，天之所壞，又何可支哉。至於

白文選間關異域，可泣風雨，而扼於部將，不能引決則有之，非其志也。冀後之言者，或見原焉。

　　郡三變

　　鼎革以來，吾郡凡三變：其始頑民團結，號為土兵，大軍一臨，屠戮殆盡，一變也；既而武弁吳志葵殺逐官吏，劫掠桑梓，未

幾就縛，而合郡俱被其禍，二變也；繼又遭遼人吳聖兆以總兵官鎮松，約降海島，為麾下所執，士大夫平生偶有一面，按籍而求，

無得免者，三變也。今傷痍滿目，枳棘載道，是所望於長養休息之者。

　　殷公盡節

　　中翰殷公，諱之輅，性忠烈，慷慨好施，養士嘗數百人，與夏考功允彞、陳黃門子龍深相結，期死國難，而中翰一門兄弟殉

節，被禍尤慘。考功先期著《倖存錄》一卷，從容赴水死。子完淳，年�七，有雋才，坐為聖兆畫策，亦被誅。
　　陽陣陰陣

　　先是，流寇圍汴梁，城中固守，力攻三次，俱不能克。賊計窮，搜婦人數百，悉露下體，倒植於地，向城嫚罵，號曰「陰門

陣」，城上炮皆不能發。陳將軍永福急取僧人，數略相當，令赤身立垛口對之，謂之「陽門陣」，賊炮亦退後不發。詳見李光壂

《汴圍日錄》，後群盜屢用之，往往有驗。嘗考黃帝風後以來，從無此法，惟孫子「八陣」中有「牝牡」之說，此豈其遺意與？

　　假弘光

　　三月，貴州思州府有僧自稱弘光，遠近喧傳。獨米壽圖知其詐，叱左右擒之。其人供稱，本名查顯仁，杭州人。戮於市。

　　死後魂著靈異

　　當乙酉四月大兵之下維揚也，總兵張鵬翼，與右都督徐洪合兵入援，未至而江寧失守，遂從海道投監國魯王。丙戌三月，移屯

太末。鵬翼弟繼榮，勇冠諸軍，及兵至，疾鬥力竭而死。有老僧舁其屍歸，將近衢里許，道旁有旅店，忽見繼榮披甲躍馬，從數

人，至店下馬，令具酒食。店民飛報入城，軍中皆驚喜，急出迎之，則繼榮屍適至，始知向入旅店者乃其魂也。後城陷，洪□、鵬
翼俱不屈死。

　　偽撰國史

　　偽秦王孫可望，雖陽奉永歷，而誅殺任意，一時廷臣，皆收為腹心。有禮部主事方於宣者，擢編修，諂事尤甚，為可望撰《國

史》一書，稱張獻忠為太祖，作「太祖本紀」；比崇禎為桀、紂，又為制天子鹵簿，定朝儀，言帝星明於井度，上書勸進。後可望

為李定國所敗，投歸本朝。於宣自知禍及。時有錢中丞邦芑者，守死抗節，為人心所歸。方馳書於錢，云欲糾集義旅，截擒可望以

報國。邦芑得書大笑，答以一絕云：「修史當年筆削餘，帝星井度竟成虛。秦宮火後收圖籍，猶見君家勸進書。」未幾，縛至滇，

竟得逃死。

　　拒女獲報

　　錢江陸君元龍，禔躬甚謹。嘗獨處館舍，有鄰女慕之，豔妝而至，語笑不止。陸堅拒之，女慚怒去。是夜，夢二龍繞柱，紅光



滿室。秋闈遂登賢書，丁亥成進士。

　　補遺

　　女子題壁

　　予友瑯玡氏計偕北上，於涿鹿旅邸見一女子題壁，附錄於此，以貽好事者：「妾雪英，朱氏，古吳人也。先君起家墨綬，進秩

黃門，誤事權奸，驟登清要。不謂冰山難恃，春雪易消，志雖切於緹縈，法難寬於正卯。其時旅櫬南歸，煢煢母女，堂虛棲燕，庭

可張羅。又以伯氏梟獍，橫加慘毒。始則假當道之虎威，貽譏閭里；繼乃效中山之狼狽，造禍蕭牆。遂致六旬孀母，抱恨黃泉；及

字孤兒，失身翠館。嗟呼！白楊衰草，難呼怙恃於九泉；路柳牆花，空伴王孫於錦帳。此情此境，苦矣慘矣。而鴇母奸貪，取償無

厭，逼嫁武弁之手，時遭妒婦之拳。我生不辰，一至於此！茲者奉詔南征，途經涿鹿，中軍起塞外之聲，閨譜曲中之調，少舒幽

恨，薄賦短章。此閨人訴怨之詞，非騷客文之詠也：『吳地紅顏舊世家，自憐薄命滯天涯。含羞懶唱青樓曲，拭淚悲聽紫塞笳。不

及曹碑傳古石，漫同章柳集寒鴉。當年妝閣今何在，萬種傷心付落花。』時丙戌季冬五日。」

　　水厄

　　丁亥第三歲日，予往丙舍賀大父節，借鄰馬乘之而行。歸至車墩鎮，有石樑甚狹，揚鞭而過，馬後足先陷，懸空而下。幸兩足

離鐙，又適遇潮至，馬浮水去。予不諳水性，自奮者三，不能起，沉入水底，飲水數口，分必死矣。忽若有人將予兩股極力推送，

身忽抵岸，家人急救得免。此水雖細，歲有被溺者，且墮水宜死，足鐙宜死，潮未至，為馬所壓宜死，予幸無恙，豈一介書生而亦

為天之所耶？

　　魚上

　　八月，黃歇浦群魚大上，皆長尺許，網之日得五六萬頭，凡四、五日止。

　　雷殺逆子

　　戊子七月，泖濱有村民張某，母年六�餘，溺妻言，屢肆狂逆。一日曉起，送母往婿家，至半途，擠母水中，疾趨歸，與妻闔
戶寢。時久旱，忽大風雨，電光環繞其室。張反接，出跪庭中，震雷一聲，擊殺之。天黯，半空中如怒號。須臾雨止，已失其首。

眾相與蹤跡之，行六七里，抵大澤，見一屍橫臥，張首方哺其乳，牢不可脫，視之，即其母也。妻驚，始吐實。嗟乎，鴟梟破鏡，

果有之耶？

　　移塚

　　江右李劍墟，精青囊術，言星子縣有夏憲副應臺者，以所居地隘，屋後有古墓，欲徙之。夜夢一貴人登堂揖曰：「予宋之丁謂

也，公宅後墓乃我塋，祈勿毀，當有以報。」憲副驚寤，語其子曰：「丁乃臣奸，令其人在，尚當殛之，況塚乎？」遂徙之。塚有

三穴，左右俱空，其中穴一如新，欲毀之，其子力諫，移之高原。不逾旬，夏病卒。按，謂江南人，入仕家於洛陽，後貶崖州，致

仕，居光州卒，何緣葬此？劍墟之言，未足信也。

　　黃霧

　　臘月八日，黃霧四塞。

　　盤龍塘

　　我鄉東關外�里，有盤龍塘，兩涯塚墓密布。相傳舊有仙翁過此，題橋柱曰：「不在盤龍南，不在盤龍北，有人葬此地，黃金
滿萬屋。」於是松之人競買以營窀穸，然究無吉壤。予自幼及壯，往來於茲不下數�次，但見有被掘者，有塌入水中者，有倒掛涯
岸、摧朽暴露者，骸骨縱橫，蛇虺雜亂，可傷也。夫青鳥之說，我不謂無，必其人有善緣，為天所佑，或無心而遇之。今本欲邀

福，乃反罹禍，竟何益之有哉？昔有兇人營一墓，兆甚佳，考亭先生題二語於壁曰：「此地不發，是無地理；此地若發，是無天

理。」後竟為震雷擊毀，誠哉是言也。

　　鼠怪

　　廣西柳州分司署，有大鼠為怪，齧壞附近居民衣物，不可勝紀。募貓捕之，反為所斃。半年之內，連殺五貓。便捷如猱，白日

遊行，人不能禁。適郡紳龍某從平越攜一貓歸，小而健，云能辟鼠。既至，伏梁棟間，扼而擒之。鼠能殺貓，亦異事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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